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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歷聽障路：
養育兩個
聽障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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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從沒有包括一個有聽障

的孩子，兩個聽障兒更是無法想像，但現

實確然如此。在我的家族中沒有任何成員有聽障

的問題，因此當我的長子（和其後次子）被發現

有明顯的聽力異常，令我頗為震驚。不過，任何

震驚與否定都無法改變事實，我知道前路漫漫，

但對未來卻毫無頭緒。

我的長子雅文遜（Emerson) 在稚齡階段經歷

了聽力水平急降，我們知道必須聯絡療育服務機

構並盡快選取合適的安排。我們的選擇主要建基

於近便自己，但亦瞭解如有需要日後可以隨時改

變。

雖然最初助聽器能夠對雅文遜有裨益，但到兩歲

左右他的雙耳都有深度聽障。我們必須作出一個

艱難的決定，最後我們決定讓他接受一個人工耳

蝸，一年後，再接受另一個人工耳蝸。最初幾

個月我們要幾經辛苦才令他戴上助聽器和人工耳

蝸，但後來則好不容易才說服他把它們除下來。

雅文遜很有主見，他今天取得的成果，是經過無

數努力及大量的支援。七年已過，他升讀小二，

在閱讀、說話及各方面的表現都能達到同儕的水

平，進程良好。

就在雅文遜聽力水平轉向深度聽障的同時，我懷

孕五個月。我們都擔心第二個孩子會有四分之一

機會也出現聽力異常。因此當格倫(Grant）出

生後，我知道他聽力「正常」時非常高興。即使

如此，聽力專家還是定期檢查他的聽力，密切觀

察他的情況；我們在家中也是這樣做，因為我們

知道這類聽力消退是漸進的。坦白說，我從未讓

自己相信格倫可以保持他的聽力。這情況果然出

現。我記得，在他過了一歲生日後不久，他的反

應開始有所改變。「又來了！」我當時這樣想，

但沒有感到難過。不過，我仍然不想向丈夫吐露

這個消息。之後的兩個星期我默默地思量。直到

有一天丈夫、我與格倫外出午膳（當時雅文遜往

訪祖父母），我驀地衝口而出：「我覺得格倫的

聽力下降了。」丈夫表示同意，原來他的想法與

我相同，但大家都不願向對方吐露這個消息，當

時我們都禁不住笑起來。從某個角度看，我有一

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他們倆可以結伴並肩同行

了。我同時感到安慰的是自己已經知道怎樣做。

一個月之內，格倫在卑詩省兒童醫院接受了在藥

物鎮靜下的聽力測試，確定了他的聽力水平。我

隨即在那裡要求他們為格倫製作耳模。一個半小

時後我們回到家中，我們社區的聽力專家已留下



口訊。沒多久，我們已在網上為格倫的小助聽器

選擇顏色（是鈷藍色）。那助聽器是那麼小巧！

不到兩點鐘，助聽器已訂購，耳模也在製作過程

中。

格倫的情況沒有給我帶來如當日知道長子聽力急

降時那種傷痛，但少不免還有一種失落的感覺。

坦白說，我有點命運弄人的感覺：我將永遠沒有

養育沒有聽障孩子的經驗。但終究，這次我知道

一切將不會有問題。格倫不會有問題，我們也是

一樣。格倫持續需要加強的助聽器，並進入兄長

曾經就讀的幼稚園，我們亦正等待踏上為他植入

人工耳蝸的旅程。

現時兩男孩已七歲及五歲。是典型的男孩，也是

典型的兄弟。他們摔交並扯掉對方的助聽設備，

然後得暫停一刻來重新戴上或將磁石放回原位。

當別人不聆聽或周圍太嘈吵，他們會表示不滿 

（這表現常令我會心微笑！）兄弟二人自發地找

到與對方溝通的最好方法。早上，格倫常常走進

大廳把哥哥的耳蝸和自己的助聽器交給雅文遜戴

上；而雅文遜亦知道格倫需要坐在車內的中間座

位，以便可以聽得更好。

即使最初的旅程十分艱辛，我們慶幸能得到朋

友、家人、聽力專家、醫生和耳鼻喉專科醫生的

支持和鼓勵，當然其中也包括所有在幼兒療育機

構中服務的工作人員。經歷這些年的淚水和笑

聲，使我感受到眾人協助我的家庭成長，幫助我

們邁向前路。


